鲈乡杏坛影存（两题）

云巛

松陵三所小学堂的前世今

菁菁校园，钟声叮当叮当，难忘那段青涩的童年，难忘那份纯真的梦想。蓦然回首，成长的岁月犹如一条涓涓流淌的小溪，在心灵深处浸润鲜花与荆棘交错的历程，而小学堂是懵懂无知的我们开启智慧之门的一把钥匙，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开蒙之殿。

老吴江人都知道，松陵城区里有三所历史悠久的小学堂：一小、二小、三小。

一小（实验小学）

 一小，我们上学时叫中心小学，就是现在的实验小学。它是我的母校，是吴江地区历史底蕴最浓厚的小学堂。轻拂层层积尘，一小的历史可追溯到清光绪年间。

　　清光绪三十年（1904），松陵人士王菼（又名王振之）变卖家产，与好友费揽澄、高继臣等在松陵下塘街三多桥畔的积谷仓内创建“私立爱德女子两等小学堂”，始设初小，继办高小，民国5年（1916）附设幼稚班。到民国12年（1923）更名为城西小学，民国26年（1937）改为三多桥小学。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沈叔明（又名沈天民）与费揽澄携手，在松陵镇雷尊殿（北塘街仓桥东面）成立“吴江县立第一初等小学堂”，俗称雷尊殿小学。清宣统三年（1911），沈叔明校长带头拆除了雷尊殿的部分废弃庙宇，新造两层楼房，增设了高小部。民国建立后，吴江全县设置为18个市、乡（吴江市、同里市、黎里市、盛泽市、震泽市、严墓市、周庄乡、芦墟乡等），所有学堂改称学校，民国2年（1913）雷尊殿小学更名为“吴江市立第一初高等小学”。民国16年（1927）改为城中小学。

民国27年（1938），日军侵华，松陵沦陷，城区内的学校被迫停课。次年，因校舍被毁，城中小学并入三多桥小学，易名为“吴江县立模范学校”。民国34年（1945）抗战胜利后，更名为城西小学。次年，改为松陵镇中心国民学校。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当年9月学校重命名为“城厢区首席中心小学”。1951年，改为松陵镇三多桥中心小学。1954年，更名为下塘街小学。1964年秋，学校由下塘街迁到雷尊殿原址，易名为松陵镇中心小学。 1969年，校内进驻了工宣队和贫宣队，一度成为松陵镇工农五七学校。1972年，改为松陵镇第一小学、松陵镇中心小学。1979年，荣列首批江苏省实验小学，遂更名为吴江县松陵镇实验小学。1984年，改成吴江县实验小学。1992年撤县建市，改成吴江市实验小学。1993年8月，吴江师范附小（于1989年新办）并入，实验小学本部迁入永康路84号，雷尊殿原址作为分部（现在的幼儿园）。2012年，吴江撤市改区并入苏州，学校再次面临更名，目前为苏州市吴江区实验小学。

二小（师范附小）

二小叫师范附小，简称附小，始名盛厍小学，现在叫松陵镇中心小学。

清宣统三年（1911），有识之士费揽澄（字安定，号伯埙），利用三元宫的原有材料在盛家厍新桥西北堍的空地上建立盛厍初等小学。民国元年（1912）春，正式招生入学，是年秋，改名为吴江市立第二初等小学。民国4年8月～5年7月，校名改为吴江第二国民学校（为区立公办）。民国15年（1926）春，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农村分校，议设附属小学，由地方人士协商，学校收归省办。民国16年（1927）秋，省校改组，该小学改名为苏州中学乡村师范科附属（实验）小学。民国17年（1928）春，在西门外吴模村设立分校（该分校于2004年8月并入松陵镇中心小学本部）。民国21年（1932）秋，乡师独立，学校改为省立吴江乡村师范附属小学。民国26年（1937）11月，日军入侵，乡师一度停办，附小复名为盛厍小学。民国30年（1941），校名为江苏省教育学院吴江乡村师范科附属小学。抗战胜利后，民国35年（1946）2月又恢复为省立吴江乡村师范附属小学。1950年改名为苏南吴江乡村师范附属小学，当年6月25日，学校成立了吴江县第一个少年儿童队组织。1952年苏南人民行政公署拨款建造平房5间，东至大同米行、南至新桥河、西至义兴蚕种场、北至城墙根。1954年，校名改为江苏省吴江师范附属小学。“文革”期间，1967年至1968年，学校改名为松陵镇东方红五七小学。1972年改名为松陵镇第二小学。1983年11月，改为吴江县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1985年10月定名为松陵镇中心小学。1996年10月29日吴江市教育局行文同意恢复为吴江市教师进修校附属小学，实行一所小学二块牌子。数十年间，附近乡村的部分小学陆续合并进松陵镇中心小学。

三小（北门小学）

 三小就是北门小学，在老中山街的北端，北城门外。它的全称是松陵镇第二中心小学。三小的前身是私立亮叔初等学堂，是吴江历史上创办最早的一所小学。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先儒黄亮叔先生捐田300亩及松陵镇北塘街（即中山街）住宅一幢，创办亮叔学塾，专供清寒子弟求学。民国元年（1912年）春，校名设为私立亮叔初等小学校，是年秋，改名为吴江私立第一初等小学校。民国4年8月至5年7月，校名改为私立亮叔国民学校。民国22年（1933），由吴江教育局收归管理，改名为亮叔初等小学校。民国26年（1937）中日事变，也难逃毁屋停课之噩运。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先后改名为松陵镇第七保国民学校、松陵镇中山路国民学校。1955年，学校改名为吴江县中山街初级小学。

1964年暑期，中山街小学迁至中山街北端的北门蚕种场旧址，改校名为吴江市松陵镇北门街小学。1967年学校改名为松陵镇韶山五七小学，1969年又改为松陵镇向阳街小学。1972年更名为松陵镇第三小学。1977年，吴江县文教局批复同意松陵镇第三小学改为松陵镇七年制学校（小学5年，初中2年）。1979年，七年制学校分为松陵镇第二中学和松陵镇第三小学。1984年，该小学改名为松陵镇北门街小学。

1949成立的吴江县庞山湖农场职工子弟学校，于1958年更名为湖滨公社中心小学。它下辖湖滨公社50余所小学，当时为全县农村重点中学。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1967年开始复课。1968年全县各公社中心小学改制为“教革组”，担负全公社学校管理，湖滨公社成立“文教组”。1978年，全县恢复中心小学建制，湖滨公社中心小学迁址于创新大队（现吴模村）。1980年，湖滨公社中心小学迁址于江新大队（现江新村）。1985年9月，学校更名为松陵镇第二中心小学。

1990年8月，松陵镇第二中心小学搬迁至松陵镇北门街小学，两校合并。现在位于油车路136号（北门蚕种场旧址）的校名是“苏州市吴江区北门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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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叔明与雷尊殿小学堂

吴江因碧波万顷的太湖而享有“水国之胜，当天下第一”的美誉，吴江的县城松陵富饶秀美，鲈肥粳香，叹为观止的“古松陵八景”，引无数名人雅士泼墨歌咏。鼎盛的文风，醇厚的乡情，吴越文化的交融，使得松陵人不拘于小镇的精致，将水国的玲珑与厚重并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其间，本土成长起来的一批批能人志士为家乡的文化传播鞠躬尽瘁，平凡的事迹中涌现出不可估量的推进作用，譬如那些乡师出身的学堂开办者、那些为教育事业倾囊资助的文明绅士。

本文将要介绍的是一名普通的乡师，以及他所创办的小学堂。他叫沈叔明，松陵人，家住吴江县城中心的尚书巷里。辛亥革命后，忧国忧民的他曾改名为沈天民，此名只用了短暂的几年，他就英年早逝，沈氏后人依旧用原名称呼，家谱里记载的也是“沈叔明”。

一百年前，说到三角井尚书巷沈家，松陵人都知道，小巷深处那闻名乡梓的竹丝墙门。由竹篾钉成斜方块组合成的长长四扇大门，古朴、雅致。墙门里庭院深深，草木葳蕤，人丁兴旺，书香氤氲。沈家最小的儿子沈叔明在家庭的熏陶中，饱读诗书，踌躇满志。

沈叔明所处年代正值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期。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救死不逞的紧迫感和难立足于世的耻辱感笼罩国人心头。中国社会起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化，迷梦惊醒，历史进入一个重大转折点。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民族复兴之紧迫，进步的思潮空前活跃。在松陵这个江南小镇上，沈叔明和他的挚友费揽澄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也积极投入到民族复兴的改良步伐中去。

清光绪年间，吴江各地的新式教育盛行，公立学堂和私立女学遍地开花。光绪三十四年（1908），沈叔明与费揽澄携手，在松陵镇雷尊殿（北塘街仓桥东面）成立“吴江县立第一初等小学堂”，俗称雷尊殿小学。

清宣统三年（1911），沈叔明校长带头拆除了雷尊殿的部分废弃庙宇，新造两层楼房，增设了高小部。民国2年（1913）雷尊殿小学成为相当正规的7年制的“吴江市立第一初高等小学” 。

1915年，4岁的沈同（沈叔明之子）成为雷尊殿小学堂里最年幼的学童，7岁时与费孝通（费揽澄亲戚）成为同班同学，两人并排坐在教室的最前列。后来他俩都成了国之栋梁，一位成了中国生物化学界的权威，著名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家，教育家，历任西南联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另一位成了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深受维新思想影响的沈叔明校长治学开明，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他广招贤士，不仅招募了本地能人，还从外地引进了博物学、体育人才，开设了国文、算术、地理、修身、作文、理科、体操、乡土志、历史、图画等课程。很多年以后，著有《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论文而驰名中外的费孝通仍念念不忘雷尊殿小学堂里沈老师所授的《乡土志》课程。雷尊殿小学不念“人之初，性本善”，而读“人手足刀尺”和其他“新学”。当年他非常喜欢听《乡土志》，费老曾说：“记得有一位姓沈的校长，家里很清苦，冬天棉衣总不够，但对我们学生非常好。他开了一门课程叫《乡土志》，自己编写，自己讲授，教育我们爱国、爱乡土、爱哺育我们成长的地方。他常说，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历史风情，不要做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到处流浪。后来，我立志研究中国社会，多少与这个有关系。”

相比现在高呼的素质教育，一百年前的沈叔明校长在基础教育的实践中更注重实效。他传播的是孩子们熟悉的地方和感兴趣的知识，比如他们常去玩耍的垂虹桥和鲈乡亭的景致和变迁，还有诸如范仲淹的诗《松江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这些美好的启蒙在稚童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费老还深情地回忆：“每每想起‘但爱鲈鱼美’和‘松江鲈鱼肥’这些歌咏松陵的诗句，桥亭流水画面，悠然在目，令人心旷神怡；同时脑际浮现着沈老师摇头吟诵的神态，更引人乡思难收。”

当年，为了生动地上好一堂爱国主义课程，沈叔明校长特意到街市上买来一串带圆孔的饼，吴江人称为戚饼。他边讲述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事，边分发给每个同学一个饼。他说，这些饼用绳子串连起来就是戚继光军中的干粮。在日军出兵侵入山东，对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时局背景下，沈校长的这堂课将爱国的种子深深扎入孩子们的心中。

1918年，沈叔明染上了痢疾，不幸病故。一生清贫的他，将毕生精力投入到教育救国的无私奉献中去，遗留给妻儿的只是那一大柜书籍。他平时将薪水大部分花费在书籍上，有经、书、史、集，还有许多他自己的手抄本。这些成了7岁幼子沈同后来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也丰富了沈氏家族诸子侄的知识汲取。

如今，沈氏家族秉承“追求真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理念而热衷教育事业的后人也颇多，最贴近本土的是沈鲁老师。他历任实验小学、鲈乡小学的校长，在松陵可谓家喻户晓，从一名普通的国文教员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带头人，现在沈鲁已是资深的教育管理精英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每逢清明节，沈叔明校长会领着全体师生一起去植树，松陵公园七阳山上栽植的那些小松树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回望百年，回望松陵雷尊殿小学堂走出的一代代英杰，沈校长亲手启蒙的莘莘学子，除了长成栋梁的沈同、费孝通，更有北方交大教授钮步云、北京天文馆顾问李鉴澄、邮电部总工钱家鳌等诸多“大树”。

吴江实验小学沿着雷尊殿小学堂的轨迹稳健前进，大树的枝桠在蓝天下尽情舒展，后续的小树苗在百年积淀的沃土中一批批茁壮成长。

后记

三十年前，笔者是沈鲁老师的学生，我的母校即是吴江实验小学（前身为雷尊殿小学堂）。三十年后，偶然的机会，我在松陵有幸又结识了沈家后人杨华、沈宁夫妇。不久前，在神奇的网络，再次与沈家上海的亲戚沈枫在博客中相遇相惜。一切皆因“缘”而聚。作为一心致力于挖掘本土文化的“松陵今昔漫聊群”成员之一，我留意到吴江文史对沈叔明校长的淡忘与遗漏，翻阅相关文册，只见蜻蜓点水般记录了“吴江县立城区第一初等小学堂由费揽澄、沈天民创办”这极其简单而模糊的一句。至于沈天民何许人也，不得而知。而费揽澄，可能是因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先生的名气影响，获得了应有的尊重，既在百度里找到了相关简介，也在地方志书和校史里存有较为详尽的个人记录。历史记载怎么能如此厚此薄彼地轻漫对待为吴江教育作出巨大贡献的沈叔明校长呢？通过仔细的查访，我终于理清，沈天民即是沈叔明，沈同的父亲，一位百年前开创新式教学、主张教育救国的精英群体中的佼佼者。这篇文参考了部分沈氏族人的信息，也从相关文刊杂记中采集点滴真实回忆，旨在掀开尘封的记忆，重拾那些被忽视遗忘的事迹，还原历史的真相，让先辈应有的光芒迸发出来，诚挚地缅怀和敬仰。最后，要分外感谢杨华、沈宁夫妇，将一些宝贵资料交于我查阅，是他们百分百的信任感动我，激励我，认真详实地写下去。

